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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凌河，是流淌在朝阳大地上的母亲
河，在朝阳县境内从东南部 9 个乡镇经过，
流长118公里。它像一条温润的血脉，滋养
着两岸 20 多万常住人口。40 年来，正是这
条河的浸润，让“亦耕亦读”的文学种子在
泥土里生根发芽，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文
学群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凌河流域涌现
出一批扎根乡土、笔耕不辍的农民作家，他们
用质朴的文字、真挚的情感，描绘着乡村生活
的点点滴滴，书写着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小凌河流域作家群”文学现
象。代表性作家有李铭、娜仁琪琪格、秦朝
晖、魏泽先、周莲珊、于香菊、李广智、朱振山、
苏笑嫣、北君、陈雨飞等人，其中中国作协会
员6人，省作协会员46人，市县作协会员100
余人。小凌河流域作家群已然成为辽宁乃
至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一道亮丽景观，为
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和写作的兴起提供了宝贵
经验。

“我家住在小凌河流域，其实是小凌河的
一根毛细血管。我 9 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进
城，那是因为在学校左腿摔骨折了，我爸抱着
我坐在大卡车上去医院。我边哭边看外面，
奇怪地发现老爷岭北边的河水倒流了。童年
时期的这一幕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已
是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专业编剧、一级作家的
李铭说，那时他深深感受到了一条河对他的
影响。

李铭认为，小凌河流域作家群是一条河
和一群人的故事。“在老爷岭岭北，有位中医
叫李永年，行医务农间隙笔耕不辍，以文会
友，我们这些热爱创作的农民写作者都端过
他家的饭碗。记得那年他申请加入省作协的
时候，资料是我帮着整理的。当辽宁作家网
公布新会员名单时，我在他家里见证了他的
幸福和喜悦。几年后，老人离世，他的墓地就
在凤凰山下，凌河水在不远处缓缓流淌，墓碑
上写着‘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这是我见过
最有情感的墓碑。”

农民作家周莲珊的生活，更是这条河与
文学最朴素的共生样本。“每天凌晨 4 点下
地，傍晚钻进文学世界，43年游走在锄头与
笔杆之间。”他出版的40多本著作里，《雪狼
白蹄儿》中叼走羊崽的狼、《乡野放歌》里弯腰
割稻的身影，全是小凌河畔的生活日常。自
上世纪80年代起，这样的写作者不断涌现：
魏泽先的散文里带着红山土的腥气，陈雨飞
的文字里飘着玉米地的香……

文学的生长从不止于个体。1985年，作
家赵清余在尚志红军学校创办了“小荷文学
社”，编印社报《小禾》。“当时《小禾》是半月一
期的8开作文报，学生自筹一张白纸，印作文
之后，再发回去。”《小禾》从刻版油印到如今
的彩色印刷，40年来在一代代老师的传承接
力下，出版了318期，为无数孩子撒下了文学
的种子，放飞了最初的文学梦想。

赵清余介绍，小荷文学社40多年来组织
参加全国、省、市、县各类征文50余次，有300
篇作品获各类奖项，推荐学生作文数千篇，在
全国各类刊物公开发表200多篇。小荷文学
社中有4人加入了辽宁省作家协会，有8人加
入省散文学会，有数十人加入市县作家协会、
楹联家协会。

朝阳县文联、作协一直采取积极推荐市
作协会员，创办文学创作基地，组织农民作家
笔会等方式，支持、保护小凌河流域文脉。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胡玉伟说，河流是孕
育生命、生成历史的，综观古今中外文学史，
以河流为核心意象、叙事背景，或以河流相
关的文化为审美中心的作品数量很多，如萧
红的《呼兰河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津子围的

《大辽河》以及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河流
三部曲”等。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意识当中，‘河’更
多地与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发生着密切联
系。与其他流域文学相比，小凌河流域文学
呈现出独特的内外部结构和风格特质。”胡
玉伟说。

四十年河脉孕文心：
文学群落的自然生长

一群“素人”:握锄头也握笔杆 一件大事:写乡土即是写心

文学种子缘何在小凌河流域蓬勃生长
本报记者 刘臣君

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形成不是偶然
的。小凌河流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民间文学繁荣，红色记忆深远，文学社团活
跃，为农民作家的成长提供了沃土，东北作
家群著名作家萧军出生于这里。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几代人在文
学道路上的挣扎与跋涉，而且难得的是，
小凌河作家群的作家从不会独行，他们总
会遇到领路人和同路者。

周莲珊多年来创作、主编、出版儿童
文学图书200多本。其中，短篇少年小说

《雪狼白蹄儿》获第八届冰心儿童文学
奖。他忘不了自己在文学路上的领路
人。“2000年前后，我还不会用电脑。已经
是成名作家的胡景芳老师把我喊到家里，
手把手教我开机、建文档、点存档。头一
回写长篇，8000字没存盘就关机，我急得
直跺脚。后来稿子获了奖，我也成了朝阳
县第一个用上电脑的农民作家。”周莲珊
回忆，胡景芳的签名书和手稿一捆捆塞给
他，还说：“书和饭一样，越分越香。”

后来周莲珊学胡景芳，把自家堂屋改
成书屋，培训了上千名文学爱好者。

李铭回忆，他刚买电脑时不会打字，
就去尚志乡找周莲珊大哥请教。“大哥要
去集市上卖面粉和大米，也顾不上忙，就
把我请到他家的小屋里。嫂子炒菜，我们
喝酒、吃饭、谈文学。长夜漫漫，我们睡意
全无，谈文学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
就起来烧水、热车，再去集市上做买卖。
我徒步走着去冯杖子，路过雨飞家，去赵
清余二哥家。二哥在家等得焦急，一只小
鸡也早被他下锅，我们就在二哥家的火炕
上聊文学聊写作……”

这样的文学聚会时常发生，也成为小
凌河流域文学青年们胸口烫人的火，心中
存留的光。

“记得在2001年，有十多名农民来我
家开改稿会，我爸和他们在炕上围坐聊得
热烈，我妈和婶子们在外屋做饭。那次改
稿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朝阳市文联副主
席林爱华讲述当年的场景。她说：“这片

土地有一群热爱文学的人，有一群甘为别
人做嫁衣的人，是一方充满魅力的热土。”

作为“文二代”，秦灵静讲述了自己的
文学路：“小的时候，不理解老爸为什么一
提起小凌河就那么自豪，那么眉飞色舞。
现在我理解了，这片土地的文学是原始
的、厚重的、沉稳的，更是兼备文化深度与
文脉亮度的。今后，我也立志成为一名乡
土作家，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捧着一本本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
品，在小凌河畔与农民作家座谈，这是我
第一次参加如此接地气的研讨会。”胡玉
伟说了自己的感受，“品读小凌河流域作
家群的作品，我有个深切的感受，即这些
作者是站在本土的文化立场，讲述小凌河
的历史和现实及至未来，这是东北作家标
志性的文化精神的回归。辽宁的辽河流
域和大、小凌河流域都是文化厚土和精神
策源地，我们深挖小凌河流域文化的内涵
精神，打造辽宁标识性文学品牌、新文旅
产业的生长点，都是可能的。”

从炕头到文坛：文脉传承的突破与地域超越

胡玉伟注意到，小凌河流域作家的叙
事采用内视角，这是东北作家的一种实践
进步和精神谱系上的突破，或者说是一个
标志性的文化精神回归。

“小凌河流域作家群以‘素人写作’的
蓬勃生命力，为新时代文学注入了乡土基
因与民间智慧，这是对文化根脉的坚守，
也是对文学创新的探索。”省作协副主席
王文军说，小凌河农民作家群带来的思考
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印证了文学与乡村
振兴互相赋能的重要价值——文学与文
化滋润了这片土地，给这里的人民提供了
战胜困难，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

东北大学教授周荣总结出小凌河流
域作家群文学特点：一是人员都来自农村
基层；二是属于业余或半业余写作；三是
文学活动多样化，除了个体写作，还有坚
持40年的文学社、改稿会、免费文学辅导
等多种形式。“文学已经融入小凌河流域
的乡村日常生活中，成为精神生活与文化
生活的重要部分。这种独特的文学景观
重构了文学生活在当下的意义，是新大众
文艺的典型代表。”她评价。

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周景雷认为，
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一
是农民作家创作群体以人民为中心，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他们不离乡、不离土的

“在地性”创作，表达出的情感、意趣、认知

都是最本质的；二是这一群体性创作是新
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具体表现形式；三是他
们的作品通过作者的反思和静态的描摹，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变
化进行了忠实的呈现，对新时代山乡巨变
进行了记录和歌颂。

从朝阳走出去的青年评论家何家欢
说：“辽西的自然风物、历史文化、乡土风情
构成了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创作底色，从
而又生成了各种多元化的创作风格和叙事
样态，这些丰富多元的文学书写，构成了作
家群蓬勃的创作气象和地域特色。”另一位
评论家说：“从炕头写作到省级研讨会，这
条河用40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从‘毛细血
管’到‘文学动脉’的转变。”

但“小凌河流域农民作家群”的发展
并非没有隐忧。

目前，学术界对小凌河流域农民作家
群的研究仍处于碎片化阶段，尚未形成系
统性、理论化的成果。缺乏专业团队从文
学社会学、地域文化学等多学科视角，深
入剖析作家群形成的内在机制、创作风格
演变规律及其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独特
价值。同时，宣传推广不足，导致这一文
学群体知名度较低。

同时，因生存环境限制，尽管农民作
家创作热情较高，但创作过程缺乏科学规
划与专业指导。在选题策划方面，部分作

家对时代主题把握不够精准，未能将乡村
振兴、文化传承等重大题材与自身创作有
机结合；在写作技巧上，存在叙事手法单
一、人物塑造扁平化等问题，对现代文学
创作理念和表现形式的吸收应用不足。

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才梯队断层问题
凸显。从年龄结构来看，农民作家群以中
老年群体为主，45 岁以上作家占比超八
成，青年作家数量极少，呈现“青黄不接”
的严峻局面，继而导致作品质量提升面临
多重瓶颈。

周景雷表示，省作协将会加强对小
凌河流域作家群的指导，专注乡村，专注
小凌河流域，开拓创新，丰富创作主题，
打造地域性特色。他也希望作家将视野
放得更宽、更远，红山文化、三燕文化、民
族文化等都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灵感和
素材的来源，文学要成为文化的载体。

据悉，省作协将派专家赴朝阳县，撰
写评论并在国家级刊物发声；邀名家授
课、改稿，每年至少一次高水准采风；设儿
童文学讲座，培养后备力量。县里办“小
凌河农民作家群”文学展，优秀作品进省
作协巡展。筹资出版丛书，网站、公众号
同步推介。省作协协助完善社团章程，建
文学创作基地，争取中国“文学之乡”，为
农民作家搭建平台。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刘臣君摄）

流向更远方：地域作家群的时代价值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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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单中学会主动阅读
□刘艳妮

这个暑假，多份推荐阅读的书单出炉，各种“好
书榜”“推荐书单”“必读书目”让人直呼“读不过来”。
这些书单真的能帮助读者在书海里挑选出适合自己
的书吗？

书单作为一种推荐阅读的方法，反映了一定时
期内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势和阅读热点，对阅读起到
引导作用，一些文化机构甚至将推荐书单做成了品
牌。当然，也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专门开具“不必读”
书单，旨在帮助读者避免阅读中的“雷区”。

不可否认，书单的确是一条选书的“捷径”，但
是有些书单“夹带私货”，掺杂太多的商业化因素，
跟着流量选书也容易导致一些好书被忽视。对于
那些“私人化”的书单来说，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轨
迹都是个性化的，所以参照这种书单去读也未必
合适。在多数读者眼里，书单缓解了“读书荒”焦
虑的同时又变成了一种选择负担，使读者陷入被
动阅读的困境中。当读者过于依赖书单、习惯于
书单的“投喂”，就会不由自主地放弃阅读的主动
选择性，失去自己主动找书的乐趣，进而影响阅读
的体验感。

书单对于读者拓展阅读领域和提升阅读素养
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它终究是一种阅读参考工具，
读者无须照“单”全收，而是要结合自己的阅读兴趣
和需求进行主动阅读。从自己的兴趣点出发，一点
一点地拓展阅读的版图，在长期的阅读积累中建构
起自己的择书标准，读自己需要的书，读自己想要
了解的知识，生成一份专属于自己的书单，这才是
最适合的。

“知识快餐”需要“慢力量”
□关婷元

在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一
张张专注的脸，15 秒的镜头切换比脚步更显急促；在
午休的用餐时间，碎片化资讯像潮水般涌进弹窗，算
法精准投喂着“知识快餐”；在静谧的夜晚，睡前故事
从纸质书跳进电子软件，有声情并茂之讲述，也有几
分钟看完一本书之解说。当整个社会被“快餐”驱
动，读书反倒成了“慢事业”。它正以独特的精神力
量让人们在文字构筑的精神家园中重建与世界的温
暖连接。

快时代的信息传播遵循“拇指经济学”，滑动屏
幕的便捷性消解着思考习惯，大脑沦为信息的跑马
场——碎片化的信息像脱缰的野马，只顾奔涌却留
不下深刻的印记。指尖让信息获取效率倍增，却也
使我们错失了文字背后的思考，而读书则是对这种
思维惰性的主动抵抗——只有“深度阅读”才能提供
系统、深入的知识体系，帮助我们培养深度思考的能
力；也只有在沉浸式的阅读中，我们才能在纷繁思绪
中理出脉络，于焦虑迷雾中找到出口。正如卡夫卡
所言：“书必须是用来凿破人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
斧子，阅读的作用同样如此。”读书能让我们在字节
跳动的时代守住思想的棱角，在数据洪流中保留情
感的港湾。

于喧嚣的日常中偷得半日闲，逛逛书店，当指尖
划过书页时，时间仿佛慢了下来；当与书中的灵魂相
遇，字里行间的温度会融化现实的疏离感，让被效率
至上冰封的心灵重新感受人间烟火的温热。当下，
越来越多的城市亮起“24小时书房”的灯光，仿佛照
亮了一个又一个寻求滋养与净化的心灵，为快节奏
的生活守护住一片宁静。

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我们不苛责碎片化的
快速阅读，但也不应放弃沉浸式的深度阅读以及阅
读带来的思考。这种“慢力量”让地铁里的碎片化阅
读成为信息的补充，让灯下的慢阅读成为习惯修养，
在快慢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在文字的世界里
既见森林，亦观草木。

建立阅读自觉
□党秋月

畅销书既是社会情绪的晴雨表，也是文化思潮
的风向标，它们以古老的印刷形式记录并解释着特
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与集体意识，反映出大众文化趣
味的变迁和社会公共阅读的潮流走向。可以说，每
一本畅销书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密码。

畅销书往往充当着时代焦虑的缓解剂。在快节
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人们一方面不断寻求精神
慰藉，另一方面也需要更直接的答案，而畅销书能够
精准捕捉社会集体心理，触动读者心灵，为读者提供
实用性建议，将复杂的现实困境转化为易于消化的
成功学公式或生活法则。同时，畅销书也会给读者
营造情感共鸣的安全空间，通过情感认同达到群体
性疗愈效果。

然而，畅销书已经进入工业化生产环节：通过大
数据算法技术分析读者偏好、设计内容元素、提供简
单化的人生答案。这种流水线式的文化生产，虽然
满足了读者的即时需求，却难以提供长久的精神滋
养，加重“知识暴食症”与“知识速食症”。更值得警惕
的是，在手机阅读时代，畅销书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
能否在短时间内收获点击量，与流量逻辑深度绑
定。如此，人们阅读畅销书更多是为了参与话题、满
足社交需求，而非真正吸收“营养”。

面对这种困境，建立批判性的阅读自觉显得尤
为重要。畅销书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现
象，既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窗口，也设置了思想独立
的考验。在信息过载的今天，或许真正的阅读智
慧不在于读了多少畅销书，而在于能否在众声喧
哗中保持清醒，既不盲目推崇，也不轻率否定，避
免成为文化消费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成为具有
反思能力的主动阅读者。同时，要善于对照经典
著作，避免陷入单一价值观。经典著作具有超越
时代的永恒价值，是文明的基础坐标系，给读者带
来深刻的精神启迪。许多畅销书也经历了由“畅
销”到“经典”的历程。把握好畅销与经典、流量与
深度、速读与深思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当代阅读者
的必修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朝阳市小凌河流域陆续走出
了数百名作家，其中中国作协
会员6人，省作协会员46人，

市县作协会员100余人。他们的书写如
凌河水般延绵不断，奔流不止。

近日，在省作协召开的小凌河流域
作家群文学实践与时代价值研讨会上，
20名小凌河流域作家群代表作家、省内
文学评论家对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创作
和传承进行了回溯与展望。

为何在小凌河流域产生如此多的农
民作家？他们如何“用双手耕耘土地”的
同时，又用文学和艺术抒写对生活的热
爱？如何比肩“西海固农民作家群”，将
作品托举到全国舞台？小凌河的文脉又
该如何赓续？这次话题在研讨会上得到
了深入的探讨。

核心
提示

如今的《小禾》已出版了318期。

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部分作品在当地的
农家书屋常年展出。

在农民作家家中开笔会已是朝阳作家们的“家常便饭”。图为笔会现场。 朝阳市作协供图

早期的油印社报《小禾》。


